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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
柳风。”大地在春风的吹拂下，万物复
苏春意浓。皖南三月的田野开始了鎏
金：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悄然盛开，金黄
金黄，带着丝丝清雅的草香。

田野中上演的花事，招来了蜜蜂
嬉闹，引来了蝴蝶舞蹈。我们还有什么
理由做宅人？何不去田野踏春？徜徉在
鎏金的田野，感受那耀眼的金光，沾满
一身的清香。

被誉为“原生态最美山乡”的皖南
山区石台县，有江南的柔美、徽州的风
韵，是一处娴静的世外桃源，三月是石台
一年中最美的时光。从太平湖转过来就
到了石台县七都镇境内的启田村，一路

西行，沿途所及，处处都是油菜花的海洋，
呈现着各种几何图形的油菜田，被山上青
翠的竹海包围着。蓝天白云下的翠绿配金
黄，简直就是一幅重笔描摹的油画！

山脚下、田塍的尽头散落着粉墙黛瓦
的民居，或古或新、或远或近，又被油菜花
反包围着，小溪潺潺，活泼灵动，人们生活
在这流金的岁月里，是主角还是点缀？都是
一种大美。犹如一幅水墨画，浪漫而写意！

转到高路亭，村北的七公畈是一小
平原，那里的油菜花海波起潮涌，明媚动
人。这黄色的小花，单个的看并不起眼，
就一点黄而已。但簇拥在一起，形成一大
片，那浩大的阵势，汹涌的来势，蓬勃的
气势，令人精神振奋。密密匝匝的花朵，

嫩黄如刚出雏的鸭茸，肆意绽放，充满着
野性之美。高路亭黑白相间的徽派古民
居，被轻纱般的袅袅炊烟和薄雾笼罩着，
散落在金色的海洋中，像漂浮的岛屿，有
着童话般的宁静和神秘，美轮美奂！

徜徉在田间，透过金黄望着村头的
老式水轮车。盈盈的春水，有足够的冲击
力，冲击着巨大的水轮缓慢转动，一轮又
一轮，单调地周而复始。

皖南山区的田野，做不到一望无际，
硬生生地被或大或小的山横加阻拦了，
给人以意犹未尽之叹；广阔的平原，能一
览无余，大气、辽阔、深远，但失却了曲折
的神秘之美。这和欣赏文章是同一个道
理吧，不是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么？欣

赏一个人，不也是这样么？一眼就能看穿
的人，是否过于单纯？“犹抱琵琶半遮
面”更具朦胧美哦。

我喜欢徜徉在此时皖南山区的田野
上，慢慢地踱步，可以想得很多很远，也
可以什么都不想。就把自己交给这金黄，
沉浸于清香，放松身体，舒畅呼吸，愉悦心
情。转过一个山嘴，眼前豁然开朗，又是一
垄金黄掩映着高大的马头墙。真是“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春天的田野里
也留存着我童稚时春的真切记忆：草色
树影，蓝天白天；微风细雨，草长莺飞；永
无尽头的小径，无人问津的荒野；还有驿
动不安的少年心情，蠢蠢欲动的少年感
春……此时，在这明媚的春光中，在丰沃
的泥土供养之上，面对着生机盎然的春，
欣欣向荣的田野，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
力，昂然向上。

一路向西，深入石台腹地，一路的花
色花香旖旎，无不在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徜徉在鎏金的田野
□焦目祥

春到江南 谢成龙 摄

季节
把香醇的美酒
送到了春天的门口

闻香而出的春天
迈着踢踏的舞步让
蓝天 碧野 暖阳
映射着宁静

微醺的春风里———
桃花满脸含羞
鸡雏歪歪扭扭
柳枝晃晃悠悠
紫燕喋喋不休

山坡上
钻出一束束秀美的花朵
与树下悠长的情思
延伸飘荡
牛背上轻轻响起的牧笛
成为这个季节里
最美的前奏

春天
散发出浓浓的醇香
那些沉淀已久的美好
发酵着人们心中的愿景

醉 春
□韦良秀

南风升帐一团和气
水色乍温暖阳及第
桃李杏或红或粉的绽放
牛毛雨染绿了岸的腹鳍
与南风相拥我的心
如我的城眯着眼等待
第一缕曙光的洗礼

心境澄明如雨后空气
太多的秋水已被望穿
太多的繁华已成过去
新绿垂涎欲滴
折一枝桃花夹在书里
合上是对你的思念
打开是与你的守望
开合之间你已印在我心里

只因遇见了你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
把无边春色揽入怀里
借这片明媚的春光
为你低吟浅唱爱的唇语
如果我能左右时序
定让世间处处由你设计
让你跳动的音韵
划破指尖的传奇

拥南风
□刘 海

歙县，文化名城，三月，我走进你，
展开想象的翅膀，感受一方山水的灵
动、质朴、诗意、浪漫。

清晨，我们一群游人沿着古朴的
省道向南，道路两旁葱绿的古树与一
片葱郁的群山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
幅让人陶醉的山水画，如摄人心魄的
画卷在徐徐展开，我急切地扑入歙县
的怀抱。小桥流水人家，人在画中走，
粉墙黛瓦马头墙，一脉相承的古建筑
风格，现代的风偶尔夹杂其间，但这丝
毫不影响古徽州的徽派韵味，名扬海
内外的古色古香，浸透了多少人的智
慧。“天上王母蟠桃,世上三潭枇杷”。
深渡镇绵潭就是其中的“三潭”之一。
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独特的冬暖夏凉，
终年云雾萦绕，雨量充沛的气候，枇杷生
长条件得天独厚。

春日的朵朵太阳像一个孩子，在
渔梁街上轻盈地跳跃，我们一群游人
又来到渔梁码头。那是当年徽商背井
离乡、外出打拼的地方。我沿着渔梁老
街走了近半个小时，来到了千年石坝
之上。这条建于隋唐横跨练江的千年

石坝，据说是用千条青石累置于江心，
才筑成了这条 “抵御江水行舟楫”的
堤坝。由于年代的久远，坝上的青石已
经沉陷的高低交错，但千年前在石条
之间嵌入的石橼却仍坚如磐石，一如
当年。明清之际，徽州商人就是在这里
告别妻儿告别亲人，登上船舶顺新安
江南下，转浙江再沿京杭大运河北上，
写就了“徽商行天下”的历史。屹立古
坝之上，望练江之水，念天地之悠，思
徽商之难，任心潮澎湃，憾叹万千。看
那渔梁街上 “巴慰祖故居博物馆”里
“回”字型木雕也浸透了思念的力量。

中午时分天空飘起了小雨，我们
又来到了北岸村，那座横跨在练江之
上的红砖彻起的七孔桥，尽管岁月的
河流已经把这座古桥冲刷成了陈旧、
苍老、斑驳的模样，枕练江之水而居，
我们的步履小心而轻盈，唯恐扰乱这
古村的幽静和安宁。霏霏细雨让小巷
弥漫着氤氲的水汽之中，让两侧青砖
黛瓦的民居浸润着股股灵气，我们缓
缓地走在斑驳青石的小巷，雾霭中伸
展的黑色檐角与灰蒙蒙的天空融为一

体，现代与历史融为一体，文化与经济齐
头并进，古迹让村庄显得厚重，新貌令村
庄勃发英姿，注重生态发展的今人能让
古迹传承得更久远。

在美丽的 4A级风景区雄村的桃花
坝上，我们看到春天桃花竞相开放，姹紫
嫣红的景色，我们在灵动诗意山水中徜
徉，我们感受到歙县钟灵毓秀、历史文化
渊源深厚，在这里仿佛随便一抓，就能纂
出一把把的文人名士来。仅有清一代从
雄村就走出了两位使曹氏家庭煊赫一
时的显达：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尚书。
雄村就是一座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
著称的古村落。在雄村，“文风鼎盛”，
“不废诵读”，有很多座的祠堂或书
院，出了许多的文人名士，达官贵族，
清末翰林许承尧就称自己的故乡是
“吾乡昔宦达，首数雄村曹”。雄村文
化气息浓郁，一座座两层小徽派小洋
楼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在绿树成荫
之中显得生机盎然。

三月，我们就这样与歙县灵动山水、温
情的乡村有了亲密的零距离接触。我想，我
心中已无法忘记这幅泼墨江南山水画了。

走进水墨灵动的歙县古村落
□陈之昌

一次去一个学校讲课，课间互动
阶段，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学生问我：人
这一辈子到底有多长？我知道该学生
突然问起这个问题，缘于我讲课之间，
说到了臧克家的那首著名的诗《有的
人》。所以当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
的时候，没等我做出回应，就有学生站
出来替我解围说：“不就是有的人死
了还活着，是说这些人虽然身体死了，
而名字和精神一辈子都不会死，而有些
人虽然活着，却早已死了，是说这些人
在世上活得没有价值，虽说身体还活
着，其实在人民的意识里早已死了。”

面对同学这样的回答，我倒一时
说不出什么来。不过那位很小的同学
却不依不饶地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她说：“蒋介石这样的人，一辈子
会有多长？毛泽东这样的人，一辈子会
有多长？”

这样一具体，问题就好像严重了
不少，班里的同学和在座的老师们好
像一时都语塞了。

后来，当我要出面解答的时候，校
长及时出现了，他用转移话题的方式，
解除了这场尴尬局面。

不过我后来带着这个问题很认真

地思索了一番。并以书面的形式，回答
了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

我认为，人这一辈子有多长，不是
一个抽象问题，而是人生很广义上的问
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和短所能解释
全面的东西，而是应深入到人生意义的
深度上，才能够说得清楚明白的问题。

其实那位同学拿臧克家的诗来解释
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走对了路子，只是缺
少了细节的引申而已。那位小同学，却偏
偏提出了人生最关键的引申问题。

我们人的一生，从生命长度上来
看长短，那就是很简单一个岁数问题，
你活到了四十岁，就是四十年长，你活
到一百岁，那就是一百年长。而人生的
一辈子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一辈子。人
是有精神世界的高级动物，所以评估
人的一辈子有多长，就得从两方面意
义上去估量。

首先人一辈子的岁数，不用多费
心思，活多少就是多少，而人精神世界
上的生命能活多长，那就要看人在有
限的年光中做了多少对人民有益的事
情了。如果你活了一百岁，而在有生之
年没有办下一件能让人民感恩的事
情，并且恶贯满盈，不可一世地在欺压

百姓，无恶不作，成为遗臭万年的一个
人，那么这样的人的精神生命就会是零，
算起来这个人的一辈子，我们只能说他
从作恶事那天起，就已经死了。相反，如
果一个人，肉体存世只有四十年，而他却
能力所能及的坚持做好事，为这个世界
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尽管他做的事
情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并且是很平凡
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的人既是早早的死
了，也会永远地活在人民心底，在精神生
命里，他的一辈子就是无限和永远。

人一辈子有多长，这个提法其实真
的很不错，这是我们无意之间想到了一
个人生意义的大问题，想到了为什么，每
当我们端着幸福的饭碗，而想起那些先
驱？想起像焦裕禄，孔繁森，等无数个为
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而献出自己宝贵的
青春和生命的人的一个大问题？

人这一辈子有多长？答案其实掌握
在自己手里，那个阎王老子，他没那么大
权力把一个人随便埋葬，活着是自己所
为，死了也是自己造成的。想一辈子活得
很长，甚至到永远，那么只有在活着的时
候给这个世界的人办好事办实事，远离
恶丑，崇奉善美，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
人，否则，人的一辈子离死很近。

人生有多长
□宋殿儒

风和日丽的早春，就像被一双无
形大手拉开帷幕一角，让你从冬留下
的黯然中窥见了一点生机。

那行道上的冬青树，绿叶中夹杂
着鲜红的叶，煞是漂亮。但你不要以为
这是它给春天的色彩，其实这血色，是
熬过了一个寒冬的生命无奈，它回光返
照似的陪伴新绿走过一段时光，说不定
在某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暗自飘零。

生命本是这样，哀伤中伴着热情，
凋亡中又有新生。红玉兰花就这样在
春天里捷足先登，早早地站在了枝头。
这种学名“辛夷”，别名“木兰”的树，
先开花，后长叶，它的浓郁的香气是春
天最初呼出的气息。

红玉兰，开得似乎很疲惫，也许不
愿与人争奇斗艳，当百花悄然密会，要
渲染春天时，它却三三两两的仓促上
阵，有时一棵光秃秃的枝丫上，就挺着
一朵红玉兰。给人感觉一富家小姐，闻
听日思暮想的情郎至此，来不及整衣
敛容，也不等穿红着绿的丫环相陪，不
顾矜持，就独自出来了。

红玉兰的色彩真的不靓，花瓣外
是暗红色，里面泛点白，反正给人感觉
红得不透亮、不彻底，白得不鲜明，不
惹眼。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古戏中那迟
暮美人，穿了十几年的红绸戏服，黯淡
了当初的色彩。红玉兰就这样以一种
老气横秋的外相闯进春天。可一旦在
枝头绽开，它就决然地开放，且朵朵向
上，如一只只金樽，稳重、端庄、安然。

我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红玉兰的
瓣，感觉比别的花瓣厚实、温润，再稍
远观之，像中国瓷？可没有瓷的张扬与
光鲜；像丝绸？又没有丝绸的单薄与柔
软。它更像未打磨好的红玉石。对，玉

兰，如玉一样的瓣、如兰一样的香。我想
这大概是红玉兰得名之缘由吧。

红玉兰是夹杂在石楠林之间的，我
熟悉石楠，那枝上长些琐琐碎碎的叶子，
开些婆婆妈妈的小花，看不清它的瓣，好
像就是些蕊，殷红如血，透不出半点味儿
来。可红玉兰不一样，它浑厚、质朴的外
表下，能散发出一阵阵香来。这香不含
糊、不飘忽，只要你鼻子一凑，它就钻进
你的胸腔，让你全身通泰、精神饱满。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质胜文
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其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像没
文化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的
人，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文采与质朴
相得益彰，这才是君子。又有“谦谦君
子，温润如玉。”这样一来，红玉兰，自然
成了君子之花了。

我认为红玉兰不是娇弱的女子，从
那大片大片的瓣，我想像出那披着红氅
的英雄男儿。红玉兰，外表不娇艳，有老
成之态；香气很热烈，有熏陶之功；花瓣
之坚挺，有君子之慨。

审视红玉兰，我想起了气节二字。“气
节”就是枝结上开出的花朵。而质朴温润
的红玉兰更俱气节，它大而端庄、香而沉
静。它如那出使匈奴的苏武，在北海边牧
羊，岁月已让他有了疲惫之相，但内心却
依旧散发着人格的馨香；如那被俘后的
文天祥，敌人的折磨，他面带忧伤，可残
酷的环境又让内心磨砺得更为坚强……

红玉兰，玉一样的花，让人踏实；兰
一样的香，让人陶醉。难怪屈原在《离
骚》中就以玉兰品格自况：“朝饮木兰之
坠露兮，夕餐菊之落英。”虽未说是红玉
兰，但我认为只有其“红”，才是“虽九
死而犹未悔”的血性君子。

红玉兰
□张峪铭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只有
父亲一人是商品粮户口有粮油供应，
一家人显然不够吃，只好从位于枞阳
县的井边铜矿，迁回到老家无为县洪
巷公社双狮大队（现为洪巷乡龙泉行
政村）荒圩生产队落户，母亲参加生
产队劳动，好歹以工分换点口粮。

那时的老家，不要说我家这样缺
少壮劳力的人家，就是有壮劳力甚至
好几个壮劳力的人家，饭也不是敞开
肚皮吃的，都是中午一顿吃干饭，早晚
两餐是煮粥捞饭，米和冷水一道下锅，
等锅开时，用爪篱将米粒捞到碗里，放
在井字型木架上，盖上锅盖，锅底添一
把火，焖上一会就可以了。我喜欢在粥
里放白糖，舌尖享受甜蜜，后果由牙齿
承担，蛀牙不可避免。

回到老家，我家六口人有两三年
时间，是借住在戴洼一个拐弯亲戚的
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草房里。挤肯定
是挤，只是小屁孩体会不到。

雨后天晴，穿着开裆裤的我捧着
毛竹做的碗，跑到门前的圩堤上边吃
饭边看神奇的抽水机排水，一不留神
摔到了，额头撞在横跨圩堤的抽水机
管道接头棱角上。我当时疼不疼现在
一点不记得了，只隐约记得母亲又哭
又喊。从此，我的额头上就有了一道月
牙形瘪下去的疤痕。说来也巧，我到矿
山工作，干的就是井下排水工作，一干
就是十七年。

成长的过程，谁没有个沟沟坎坎、
磕磕碰碰，尤其乡下孩子。元颂放牛，
从牛背上摔下来，就把肠子摔坏了，在
襄安医院住了好长一段时间；迎春的
腿被蛇咬过，肿得很粗。用嘴吸伤口，
用水洗，用头发扎伤口以上的部位，再
用草药敷，没几天，迎春的腿好了。我
八岁那年，跟小伙伴摔跤玩，先是跟迎
春摔。迎春和我同一年出生，比我小三
个月，我用别腿摔连赢三跤，迎春的表
哥建国见状就替表弟出头，提出要跟
我摔。摔就摔，你以为你比我岁数大，
我就怕你呀。建国比我大两三岁，力气
比我大，技法也比我高，我被他摔倒，
在倒地的瞬间，出于本能，左胳膊肘撑
地以保护身子，不料胳膊肘撑到石头
上，自然很疼，爬起来试着伸伸左胳
膊，怎么也伸不直。有一个从芜湖来的
下放知青，大人们称呼他小戴，会拳术
能治跌打损伤，他在我受伤的胳膊上
摸摸捏捏，从杉树上剥下两块树皮，把
我的左胳膊肘夹住，用布带子绑好，半
个月时间我受伤的胳膊基本上就好
了。我跟人摔跤摔伤了胳膊，父亲知道
后，没有对我好言安慰，而是严厉训
斥，父亲黑起脸来真的好怕人。

大概在我五岁时，父亲在紧邻荒
圩的洪庄，用菜地和元颂家换了一块
宅基地，盖了两间土墙草屋﹕一间是卧
室，放两张床，我和两个姐姐挤一张
床，姐妹间姐弟间为争被子，少不了窝
里斗。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就
觉得睡得从没有过的舒服，香甜间朦

朦胧胧地听到母亲喊我到床上去睡。早
上醒来后才知道，我夜里裹着被子滚到
床下去了，姐姐们冷，半醒不醒地抓被
子，怎么抓就是抓不到。听了姐姐们的诉
苦，我很没良心地张开豁牙的嘴大笑起
来。

另一间是厨房兼餐厅，一角放鸡笼，
锅灶边堆柴草处是猪窝。一只老母鸡越
位跑到猪窝里下蛋，结果被猪压死，母亲
很心疼，我却很欢喜，意外地开了顿荤。
我家养的猪，在年底杀掉，留下猪油、下
水和部分肉、骨头，其余的给生产队换成
口粮。我家养猪，一般都要养一年多时
间，一头猪快肥时，再捉一头小猪，保证
年年有猪杀。

顽童都贪玩，有时实在没得玩，我就
想点子玩。没有马骑，也没有资格放牛，
那就骑猪。我还是有安全防护意识的，为
防从猪背上掉下来，手就要抓住什么东
西，猪身上有什么可以抓的呢，自然是猪
毛，我一抓猪毛，大概用力过猛，猪一吃
痛，猛地向前一窜，我被掀个仰八叉，屁
股蛋跶得生疼，这事留下的阴影挺深，多
年后，我在游乐场骑马，那一个胆战心
惊。也曾创意地把小猪的尾巴系在大猪
的尾巴上，结果小猪被大猪倒拖得惨叫
连连。母亲一看就知道是我干的好事，作
势要打我，我忙逃跑，母亲就装模作样地
在后面追，当然追不上。我边跑边挑衅：
“桐城佬，桐城佬，你打我，打不到。你要
打，我就跑，气得你，哇哇叫……”母亲
是枞阳人，大概因为枞阳是从桐城分出
来的，村里和母亲同龄的妇女，分不清枞
阳桐城，有时就戏称母亲为桐城佬，我听
在耳里，记在心里。母亲要打我，就不喊
母亲“咪玛”了，喊桐城佬来报复。母亲
听了哭笑不得地骂：“小豆子鬼，没出
息，就晓得拉莲花落。”

童年的我，不是只晓得玩，也晓得去
挣钱。当人工培育珍珠成为发家致富的一
条门路时，河蚌变得值钱起来，哦，大肚子
蚌不值钱，三角蚌值钱。和小伙伴一样，我
赤条条地跳进号称天河的西河里，推着洗
脚用的木盆，摸起河蚌。收获自然是有的，
拿到蜀山街去卖，还真能卖到钱。我花了
六毛五分钱，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成语小
词典，再用一毛钱叫安剃头匠剃个头。工
人的儿子，要比农民的小伢讲究，我剃头
都是在街上剃，从不在村里剃。钱当然还
有剩余，带回家交给“咪玛”？笑话，买几
个米粉饺子干干再讲。

还是住在草屋的某个夏日，父亲到
矿里上班去了，大姐二姐上山打柴去了，
妹妹在外面跟一帮小丫头怪玩“抓子”，
家里就我跟母亲，一条擀面杖粗的菜花
蛇从“天”而降，从屋梁上掉下来，落在
水缸盖上的脸盆里。母亲怕我害怕，忙说
华子不怕不怕，这是家蛇不咬人的。我怕
蛇吗？迎春被蛇咬过怕蛇，我可不怕。上
学的路上见到蛇，我有勇有谋，捡起石头
扔过去砸。

那时的我，懂得什么环保和生态平
衡，只晓得在小伙伴面前逞英雄。

顽童就是顽童。

乡村顽童
□钟小华


